香港大學第一百八十九屆學位頒授典禮
校長徐立之教授講辭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文譯本)
各位畢業同學、各位家長、各位同事、各位港大家庭成員、各位來賓：
歡迎大家出席香港大學第一百八十九屆學位頒授典禮。
正如在座各位一樣，我今天感到十分興奮，因為由2002年開始出席這大學的學位頒授典禮至今，這次是我首次以雙重身份出席，不單主持頒授典禮，現在還作為講者，和大家分享。
各位2013年畢業的同學，我們今天聚首一堂，慶賀你們的成就，慶祝你們完成學業，在世界其中一所最優良的高等院校畢業了，大學和我以及今天跟你們一起出席的親友，都以你們為榮。所以，我謹代表大學向你們衷心祝賀，祝褔你們：前程錦繡。

各位畢業同學，你們現正邁進人生的新一頁，請讓我就你們即將面對的世界跟你們分享一些想法；由於我不可能預知未來，所以我會以自己的一些經歷作為例子，讓你們可借此推算自己的未來。
希臘先哲赫拉克利特說：「萬物無常，萬事恆變。」

我們很明顯是活在瞬息萬變的時代，這些急速轉變毫無疑問全因今天科技發達、日新月異，今天我們所置身的世界，科技的先進程度屬前所未有，並且跟日常生活緊密扣連；正因如此，我們差不多可以即時看到在地球另一端急劇演變的政治和社會事件。

大學也明顯在改變，尤其是在過去廿年來，我們由一所專於教學的大學，搖身成為一所以研究為主導的高等院校；香港改變了，世界改變了，而這一切都會繼續地變，「改變」是自然且尋常。

作為大學生物系的畢業生，我將改變視為「進化」過程。由大學畢業至今41年來，我認為我的人生也活得不錯，雖然未算得上十分精采，不過我相信我也應該有資格跟你們談談如何在「進化」過程中掙扎求存，與你們分享一些我的經驗。
首先要從我於1972年在另一所大學取得生物學士學位說起，(當時全港只有兩所大學)，當年我大部分的同學都跑到中學執教鞭，職場上有許多工作機會，但可供選擇的種類卻不多，只有我和幾個同學選擇了繼續深造。
這刻，你或者會問，那又有什麼問題呢？讓我告訴你背後的真相吧：實際的情況是我一直以來從沒有想過我會走上研究的路。事實上，我唸中學時，我的夢想是要成為建築師或設計師，可惜我唸的是中文中學，當年無法申請入讀港大。總言之，我之所以入讀生物系，只是因為我在該科取得佳績，究竟我因何能在大學入學試生物科考得好成績，也許它對我來說是很容易吧，又或許在潛意識裡，我喜愛生物科。
及後，我發現我真的愛上了生物學，因為我可以從中了解生命的演化過程，在這科目上我可以應用上許多想像力，尤其是當我選擇了研究作為事業。
然而，我當時並未意識到研究工作競爭如此激烈，我要跟對手競爭撥款、競爭研究地方、爭取好的實驗室人員，還要爭先得到研究成果，爭先發表文獻等等。
當我首次以一個獨立科學家的身份，開展我的研究工作時，我選擇了遺傳病「囊狀纖維症」；這病是什麼對今天所討論的並不重要，只是在我之前已有許多科學家嘗試了許多不同方法來研究這病症，但都是失敗而回。作為一名帶著新想法的新丁，我決定嘗試採取一套前人從未採用的方法來探究。我將傳統的人類基因理論與最新的分子生物技術加以揉合，前者是需要做相當多的統計和運算，而我則可以利用後者直接檢查父母的去氧核醣核酸(即DNA)和他們的基因物質；這是一項創舉，也是一個相當大膽的建議。我還記得當年將會資助我一筆小額研究金開展工作的資助機構跟我說，撥款委員會裡沒有人真正明白我所建議的研究項目，不過他們決定給予撥款，因為這不是很大的數目，故此不算太冒險。
之後的故事太長了，難以詳說。總之，我們經歷了許多充滿焦慮的時刻，感受到來自其他對手的重重壓力；然而在我們鍥而不捨艱苦奮鬥下，終於成為世界首支研究團隊，以新方法破解了這種嚴重遺傳病的秘密，所用的方法也就是今天稱之為「定位克隆」的技術。我們的先導性成果，為之後的其他疾病的研究工作提供指引，而最重要的是，它是支持「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展的唯一一項最具說服力的論據。
加拿大著名曲棍球手韋恩‧格思基說過：「我是溜滑到球將落下的地方，而不是它已落下的地方。」我想我們在這方面已做到了。
還有，韋恩‧格思基也說過：「你不出桿擊球，那球就必輸無疑。」
所以，我希望你們都能跟隨著自己的喜好和所鍾情的，做你們希望做的事；然而，你們一定要勇於接受一路上出現的改變和要冒上一些風險。誰也不能預料五年後的世界會是怎樣，更遑論二三十年後的光景。你可以想像到十年或廿年後你在做什麼嗎？即使你選擇不去冒險，但各種挑戰仍然會找上門，因為世界在不斷改變，你的工作環境會變，你會遇上新的和年輕的對手；換言之，在你面前的人生路將會充滿高低起伏，而且還要吃力地在重重壓力下適應新的環境。
然而，我相信你們在港大的課堂內外已經歷過很多不同種類的獨特的學習機會，而且也發掘出自己的潛能和興趣、掌握新的技術，以及找到過去從未有過的夢想；最重要的是，我肯定你已養成了終身學習的習慣，做好準備應付這個資訊日益發達、情況日趨複雜的世界，並且已做好準備，盡量發揮個人潛能，以迎接種種改變。
當我在1979年拿到哲學博士學位之時，當然不可能知道今天我會在這裡跟你們講話。事實上，重新整合DNA的技術在當時仍屬襁褓階段，但我決定了去嘗試用這種新方法去研究遺傳病，我很幸運地走出了一片天，並且能為遺傳病基因學作出了一些貢獻，明瞭及找出對付「囊狀纖維症」的方法。2002年，這所大學給了我另一個機會，我勇敢地接受了這項挑戰。我又再一次很幸運地能用上我在研究時學懂的東西，在這所偉大的學府裡應用到我的工作上。

透過研究，我學懂了批判地思考，不僅是對別人，對自己也如是。身為科學家，我必須要客觀，但是不管我如何客觀，若果我不能聆聽別人的意見，我仍然是會倚靠我的主觀想法來作判斷。因此，我經常會騰出時間並以開放的態度去聽取其他人的意見，要有耐性之餘更必須要儘快達成共識，我完全明白溝通的重要性。我有許多不足之處，但我會努力地去補救，我經常會從別人身上學習，從中借鏡和創新。作為一個領袖，我會以身作則，我絕不害怕面對困難的任務，因為我相信群策群力的團體精神；還有，我是一個十分重視道德操守的人，也堅守誠信。
各位畢業同學，我希望你們仍記得在入學之時，我在開學禮上曾告訴你們，大學教育不僅是讓你們更具競爭能力，在學術上追求卓越固然必須持守，但在所專範疇的學習僅是大學教育的一部分。

作為這所積極維護自由自主、崇尚多元化的大學的畢業生，你們掌握了豐富學識，我期望你們能忠於自己，待人以誠，持守最高的道德操守，成為負責任的人，為自己、為家人和朋友、為社會盡其責任。

最近，當我收到一位大學長期合作夥伴投訴我們的學生之時，我心裡一沉，他告訴我有一名港大同學應承了到他公司實習後，竟然一聲不響到了另一家公司實習，沒有通知他的公司；我痛心的是這同學不僅毀了他日後加入這公司發展事業的機會，更損害了大學的聲譽，他的行為也剝奪了其他港大同學的實習機會。

因此請謹記，領袖能力始於責任感，成功與否在於處事態度；要遠離抄捷徑的不當行為，對於有違個人操守和有損別人尊嚴的事，絕對不能妥協。

在這個年代，我們面對全球的問題，我懇請你們要捍衛建立自由和文明社會的價值，凡事盡己，務要有所作為。
當然，世界上有著極多的機遇等待你們去探索，我希望你們能好好把握，並祝大家在未來新里程裏，一切順利。

你們要緊記：自己永遠是港大這個大家庭的一分子。港大永遠是你的大學。誠然，大學將會倚仗你們的忠心支持，從而讓未來的港大同學，同樣感受到你們作為港大人的獨特經驗，達致薪火相傳。
今天這個學位頒授典禮，有接近八千多名畢業生，分別來自十個學院。不過，你們當中許多人也許不知道大學創校初期的坎坷歲月，天天都有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需要解決，當年要不是得到一群創校先驅鼎力襄助和本港社會熱心人士、慈善家的大力支持，港大就難以熬過二、三十年代的那段篳路藍縷的日子，還有四十年代戰爭苦難歲月，當時眾多師生四處顛沛流離，若干成員更因此喪命。
過去一世紀，若果沒有目光遠大的大學領袖和盡心盡力的教學人員，還有一代又一代的校友忠心耿耿，以及港大這大家庭的成員和社會上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大學決不會有今天的成就，躍身為國際知名的學府，贏得本地學術界稱頌，獲得世界同儕尊崇。
我要借這個機會向所有在過去一直支持大學以及十一年多以來支持我個人的工作的人士衷心感謝。
親愛的畢業同學，在你們整裝向前邁進這一刻，你們也別忘記以往沿途扶持你們的人 — 你們的家人、老師和朋友。一直以來，他們都相信你的才華和能力，予以支持，他們值得你衷心的感謝和尊敬。
現在，我請所有畢業生起立，跟我一起向扶持過你的人鼓掌致敬。 
謝謝。
在結束演說之前，我想告訴大家，我在大學工作的日子，學到了很多東西，讓我跟大家分享這最後一項： 

我不敢肯定是否有一套完美的管治大學的方法，但我會用一幅圖畫來形容大學的組織架構，大學跟商業機構不同，後者通常是由在上的董事局和管理層決定一切策略規劃，然後由下層人員執行；大學則不然，就如我們看一幅風景畫吧，你們會發現重點(例如人物、動物、花卉)都是在畫面的前面，一般是在圖畫的下方，而畫面的背景，多出現在圖畫的上方。作為大學的主管人員，我們應該經常明白我們的前方是什麼，我們應盡可能提供最佳的環境，讓我們的學生好好學習，讓我們的人員能有出色表現，讓所有在前方的人都能有所貢獻。大學的主管人員若能認定他們的崗位應是站在機構的後方，他們就能發揮最大的效益；當然要有一幅美麗的圖畫，就要看前景和背景能否完美配合，展現出和諧的景致。
多謝大家留心聆聽。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